
1 

 

龍應台《我的香港，我的臺灣》演講 
 

地點：香港大學陸佑堂 

時間：2012年 12月 1日晚間 7時 

主講人：龍應台 

 

徐立之校長： 

 

敬愛的龍部長應台，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再次歡迎

應台到陸佑堂。我記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應台說要回到臺灣出任臺灣首任

的文化部長，在柏立基學院依依不捨的時候，她對大家說，她一定要回香港

來，如果在香港要舉辦公開講座的時候，一定會在香港大學，所以非常謝謝龍

部長。 

 

(掌聲) 

 

其實應台一直都沒有離開我們，因為她在香港大學還有榮譽職位，她是港大孔

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今天，她也實踐了她的諾言。今天應台的講題是《我的

香港，我的臺灣》，這很有意思。雖然應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長，八年多，但

是對於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經看過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

隻老鷹她都知道。然後呢，我是唸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荊，

從宮粉羊蹄甲生長出來的，有一天我收到應台一個奇妙的電郵，她說，荷花池

裡面好像不是在長荷花，她發現裡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長，所以她不像個過客

一樣，香港，港大的每個小事情，她都注意，我非常感謝應台這過去幾年為港

大的人文發展做出的努力與灌溉，我也很高興，港大的多元文化氣氛，也因為

有她的創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們的文化氣氛，近年來她香港的著作《香港

筆記----沙灣徑二十五號》、《目送》、《思索香港》，最後一個作品就是《大

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見證了她廣闊的視野、寬闊的胸襟、文化的激情。應

台曾經說過，香港是她鍾愛的城市，港大給她安身立言的環境，香港的經驗使

她的視野更為開闊，所以她對香港充滿了感恩。其實香港人的感覺，對於應

台、龍部長對港大的厚愛，也是充滿了感恩，所以讓我們在這裡聽聽應台、龍

部長，對香港、對臺灣，特別是在文化建設方面，有一些甚麼新的感受和她的

想法。 

 

應台，請！ 

 

(掌聲) 

 

龍應台部長： 

 

我聽說今天晚上，是全程的電視直播，live, 網路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

了要跟在場的大家說，晚安，好久不見了，而且要跟電視機前面的好多好多的

香港朋友、讀者、關心臺灣發展的人---甚至於，就上次的經驗知道，看網上直

播的，大陸網民特別多，「華人世界」這個概念，就是我們都在同一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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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時區裡頭，所以讓我跟大家一起說一聲「晚安，好久不見」。 

 

(掌聲) 

 

剛剛在進來之前請徐立之校長陪我先到隔壁兩個廳去，隔壁兩個廳也坐滿了

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訴他們，待會看到螢幕上的我的時候，要知道，I am real，

我是真的在。（笑聲）這個世界已經真假難分了，因為數位化的關係。本來進

來之前我其實壓力蠻大的，覺得今天都沒有準備好。可是一進來看到好多好朋

友，心就安了一點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講）當做好久不見的一個談

話，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業家蔣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

學校長沈祖堯也在，還有很多出版界、企業界、文化界、學界的朋友們。  

 

今天還有很多臺灣的媒體來到這裡，好朋友嚴長壽先生，今天也特別趕來，悄

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張甜蜜的臉龐，青霞，坐在前面，她見到我第一件事

就是要檢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對不對；好朋友程翔坐在那邊角落裡。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謝謝香港大學慷慨的邀請我來，同時要感謝香港政府在這次我來的過

程裡，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幫助；謝謝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臺灣

跟香港透過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礙。 

 

今天在這個大廳裡演講，我想就從今天大家所在的這個廳說起，請大家往四周

看一下。這個大學，在一九一零年的時候開始籌建，第一個當然要問，錢從哪

裡來？因為所有夢想都需要實踐，需要落實。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

年是個甚麼樣的時代？香港，這裡根本就是一個革命的輸出地，在一個非常動

盪的年代裡，秘密進行的是軍火的輸送，從這裡偷偷的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

又一次的起義，這是一個流血、暗殺、追捕、風聲鶴唳，一個大破的、動盪的

時代；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為什麼在那樣一個大動盪、大破的時代裡，有一

群人，會去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大學？這需要多麼長遠的眼光，多麼大的實踐的

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會說，香港大學一百年前是英國人所創設的，其實不能這麼說。我給

大家看一個文件，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為要創辦大

學，所以當時的英國總督 Lugard──盧押開始募款，他找到了當時的兩廣總督

張人駿。這個文件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出的募款呼籲書。第一行，「已酉。

春。港督盧制軍抱憾於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慨然以提倡為己

任。商諸埠中紳富，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於是合力酬捐，不一

載，大欵遂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餘萬，西人約捐六十萬餘元。」創建大學的

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四面八方，尤其是東南亞的華

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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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今天台上台下坐著一百年後的學生

（笑聲）。第一次有畢業典禮的時候，是一九一六年，那個畢業典禮，在哪裡

舉行？就在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做詹天

佑。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百年，幾乎被歷史忘掉了，叫做伍連德，馬來西亞人，劍橋

醫學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這裡接受榮譽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個混亂、

恐怖的時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國東北是個悲慘世界，因為鼠

疫大爆發，東北在半年幾個月之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這一個醫生，直接到

東北的前線去做防疫措施，所以應該說，中國現代的防疫系統、公共衛生的觀

念是從伍連德那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防疫國際學術會議在中國發生，就是伍連

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與伍連德這兩個人，一九一六年就在這個大廳

裡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說，他被香港大學

學生從山下用轎子抬上來，學生的熱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

轎子上，像是滑竿一樣，一路抬到校長的官舍，然後再到這裡來。一九二三

年，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台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

說，在那篇演說裡，他完整的解釋他的革命思想來自哪裡。廿歲的孫逸仙，來

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什麼距離僅僅

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

管理上，差別如此的巨大。他從那一個問題開始一路追索，最後變成一個革命

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從他說，一切都從這裡開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站在這個講台上演

講。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姓胡，你們猜他是誰？

對，胡適之。香港大學本來請他來改造中文系，請他做系主任的，胡適之考慮

之後不能來，所以推薦了許地山來做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

適之在這個廳裡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再往後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占了，所以嶺南大學學生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合

併上課。李安電影《色戒》裡的鏡頭：學生從廣州遷到香港來，有一點印象

嗎？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一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個大

樓轉成臨時包紮傷兵的一個救護站，中間有一個很「酷」的女學生，不甘不願

的做了戰地看護，那個女學生是誰？──張愛玲。所以張愛玲描寫了這個廳，

三更半夜的，砲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煩死了。 

 

我們很快的跳到最後，到二零零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他想要把張愛玲的小

說拍成電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愛國學生排演救國的舞台劇，你知道《色

戒》那個戲在哪裡拍的嗎？也是在這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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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們在這裡見面。 

 

我剛剛說叫你們記得張人駿這個名字，有一點點原因，因為張人駿是張愛玲的

「二大爺」，張愛玲其實在她的回憶裡頭有寫到，她對張人駿的記憶非常非常

的清晰。當然，張人駿在募款來建這所大學的時候，並不知道後來張愛玲會

來。 

 

好，徐校長，我用這個方式來謝謝香港大學，紀念港大一百年，夠了嗎？ 

 

(笑聲，掌聲) 

 

香港：「邊陲」的力量 

 

接下來，回過來說今天的主題《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為什麼會說 “我的香港”。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第一個要感謝的

是香港城市大學邀請我來，開始我準備來一年，後來要回去的時候，港大的陳

婉瑩教授邀請我到港大，我沒打算來，可是有一天她請我到了她海邊的宿舍，

我一進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國的南海，那時剛好夕陽滿天，當下我就說了

“yes”。可是沒想到會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謝港大，在後來的八年裡給了我一

個安靜的寫作室，我在這裡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過的人，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人都是

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這樣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

它很容易就使得一個只在這兒生活過一年或生活過九年的人都會覺得：「嘿，

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種開放的、開闊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

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圖 1 

 

香港最老的幾個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裡隨便走的時候跟一個老人家說

話時拍下來的(圖 1)。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於中國，

對於華人世界、對於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臺灣成長的人一直對於整個中國

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

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首都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

者退步。這種大敘述、大傳統作為核心思維，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

的思維結構，到我到了香港之後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這是一個巨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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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過程。 

 

在這裡，我認識到香港得利於兩件事情：一，它得利於它的「缺點」，它是所

謂「邊陲」，是主體外面多出來的一小塊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主體規範的

大力量不及於它，鞭長莫及；二，它又得利於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

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推過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系，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emergency exit。怎麼說呢？你看

太平天國，殺人無數，血流千里，十幾年的時間內，生靈塗炭。能夠逃的人逃

到哪裡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這個小小的口袋。逃生門就被打開了，一大堆

人湧進了香港，平靜的時候又回去；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人，到哪裡去──

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人到哪裡去──逃生門又打開了；一九四九年

內戰時，短短的時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湧了進來；文革的時候，在河裡、海邊都

撈得到屍體的那個年代，到哪裡去──逃生門在這裡。 

 

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

的人湧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一定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人

才，這些東西就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

溉，不斷地成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裡面，我相信你如果去問：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識分

子到哪裡去了。在我做的研究裡，我尤其關注過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

後，很多的清代翰林們到哪裡去了，我發現很多人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概念，寧

願做所謂「晚清遺老」，選擇了「不食周粟」，他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這些

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這裡來，做了什麼事情？香港大學中文系在一九二

七年成立，是受他們所灌溉的。他們還成立了很多的書院、學院，教了很多學

生，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這些善本在哪裡，中文大學有、中央圖書館有、香

港大學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麼前朝，他們會

經過逃生門，然後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口袋裡頭了。這一百多

年來香港的發展以一個逃生門的珍貴的經驗的形式。 

 

這樣一路走來，就走到這兩天，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來看香港，有一個蠻大的感

觸。 

  

我這次作為公務員來考察，事實上所走過的行程，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這一次帶著同仁帶著特定的問題

來考察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去看伙炭藝術家工作室，去瞭解 live house 生存的

問題……幾乎每一個行程，還有跟我一起走的臺灣來的藝術家都有感覺：香港

的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大幅的成長。可是臺灣藝術家會有時

間表的比較，在臺灣九十年代時是這個狀況，或在臺灣我們做到哪裡了。一直

到最後一站，我自己與臺灣來的朋友們都說：嗯，在民間社會、草根力量的成

長上，臺灣確實走得比較遠。 

 

然後我們去看了亞洲文獻藝術庫（AAA）,也同 HK Art Fair 香港藝術博覽會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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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交談。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運作：AAA 是 NGO 的非營利運作，香港博覽

會是最講生意的、斤斤計較的、國際型的賺錢操作，但這兩者國際化的程度、

專業運轉的高度和精準程度，我們都嘆為觀止：啊，這方面臺灣距離得很遠，

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趕得上。 

 

所以兩岸四地的發展進程都不太一樣，也跟它的歷史脈絡有關係。 

 

 

臺灣：寧靜的力量 

 

相較於香港，臺灣的力量在哪裡表現出來？ 

 

臺灣不是一個逃生門，反而是一個讓你想留下來，找一個有土會長出絲瓜，絲

瓜會開出黃花的地方。它的強項與弱項跟香港非常不一樣。前幾天香港官員告

訴我說臺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你問我臺灣最可愛的

地方哪裡？我覺得臺灣的可愛就在於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麼樣

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但是你一打開臺灣電視看新聞的話，我剛剛說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記得這是前幾天李安為了他的新片到臺灣去的時候說的話。他竟然還敢公開

說這種話，不怕被人家罵！他說他很喜歡臺灣，覺得臺灣很有希望。可是你一

打開電視新聞，就覺得臺灣快完蛋了。所以這不是部長說的，是李安說的好不

好？（笑聲）  

 

問題在哪裡呢，我想選舉政治逃不過一種命運，就是選舉本身變成了一種行為

藝術，表演的性質變得非常大，而且被誇大，很吵、很鬧，聽說香港很受臺灣

的影響，還出現一個新詞叫「拉布」，廣東話怎麼說？（笑聲）就是吵得很

久，鬧得很久的意思。你打開電視，看到那個四方盒子裡所傳達給你的訊息，

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擊，一天到晚都是衝突、矛盾、對立、批判與高度的不

信任。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檻的時候，是無法往

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

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但我想說，不要相信那個電視

的框框裡就是真實的臺灣，就是臺灣的一切。我尤其想對現在正在網上，聽我

演講的大陸的年輕人說。 

 

怎麼講呢？電視所呈現的，它的本質是趨向於採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

德國的啤酒杯，one litre, 很大的杯子，沖的時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

電視所集中採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別相信泡沫下面沒有香醇的啤酒，

它有的，只是你不見得看得到。 

 

我給你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跟你說臺灣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說最近幾天與香港、大陸都有關係的金馬獎的消息，吵吧？吵給全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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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進步面、深沉面在哪裡？ 

 

那天晚上在看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右邊坐著侯孝賢，左邊坐著朱延平，朱延平

導演在旁邊說：啊，已經過了一半了，還沒有一個臺灣人得獎。然後緊接著他

說，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還沒有臺灣人得獎，整場的氣氛很奇怪啊。果然第

二天就吵開了！但是我想要說，吵鬧時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

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電影專業者，他們風吹不動，穩穩的走四十九年，給你

一個絕對的、專業的、公正的、「大義滅親」的藝術標準，這是不容易做到

的。今年臺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麼樣？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

贏有輸嗎？ 

 

金馬獎，是一個臺灣已經默默辦了四十九年的獎項。四十九年不是一個短日

子，明年就五十年了。電影界是多麼的心高氣傲，而且百花齊放，大家都在競

技的一個圈子，但是金馬獎可以辦到一個程度，做到把藝術的標準變成唯一的

標準，不談私人關係、不允許商業炒作，做到評審機制的真正獨立、專業，成

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華人世界的電影獎項，這本身就是一種靜水流深的成果。在

泡沫的下面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第二個例子，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來，整個文化部可以說是人仰馬翻，我跟我

的次長、所有的司長們全程都在面對立法院對於我們明年度的預算審查。上禮

拜的某一天，如果當天看電視新聞的話，你看到的會是，啊，立法院又吵架

了，矛盾了，衝突了，非常激烈的語言，非常尖銳的對立。但是我在現場啊，

我看到的是什麼呢？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半，我們的出版政策，以及這個全

新的出版政策所編列的，比如說四億台幣──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過了。

通過，並不是立法委員閉著眼睛說：通過。他們是就每一個細項認真問政策背

後的理念和執行方法；妳編獨立書店比如說兩千萬，這兩千萬是要做什麼的。

我們必須跟他們解釋，獨立書店對於臺灣的出版業、對於臺灣的閱讀風氣的推

廣是多麼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告訴他，其中比如五百萬是叫做“圓夢的第一桶

金”，臺灣現在一共三百六十八個鄉，三百六十八個鄉裡，有三分之二是連一

家書店都沒有的。所以我們有一個政策是要鼓勵年輕人，你願不願意回你的家

鄉，到鄉下地方去開一家小書店？如果你有這個意願的話，你來跟我們競爭，

我給你第一桶金，讓你回家去開一間書店。 

 

如果你是在一個街坊鄰里的角落裡，已經有個小小的書店，經營的也還不錯，

但是你只是單純的在賣書，那麼請你來跟我們申請，我們給你一筆錢，讓你可

以在賣書之外，還可以辦詩人的朗誦、作家的演講、導演對於電影的現身說

法，讓已經存在的書店，變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讓鄉下長大的孩子，也有一個

濡染文化的機會。所以當天在立法院的室內通過非常重要的政策，對未來非常

有意義，但是當你打開電視看的時候，只看到吵架，其他甚麼都不知道。 

 

我們也都知道，民主，是諸多不得已的、壞的選擇當中，一個大概不是最壞的

選擇。在諸多的選擇中，華文世界，包括臺灣自己，可以試圖在臺灣一點一滴

的實踐過程裡頭，培養出一個更敏銳的判別力，判斷甚麼是泡沫，泡沫下面有

沒有靜水流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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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以後香港人再到臺灣去的時候，不僅只是手裡拿著地圖找士林夜市、饒

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永康街哪裡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臺灣，說不定以後

呢，手上有個地圖，知道台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然後再到臺中的獨立書店。

在臺淡水河邊有一個書店，賣的只有一個東西，全部都是詩集，好像荷花池裡

都是荷花，沒有一根雜草，而且那兒常常有詩人來朗誦詩。說不定香港朋友以

後可以拿著獨立書店的地圖，從南到北，從西向東走臺灣，這是一種不同的文

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問題 

 

我這九個月在思索甚麼？文化部不是個人的，不是個人可以完成的，文化部是

一個集體創作，五百位同仁在文化部本部，還有很多博物館、交響樂團總共是

兩千人，兩千人的集體創作。很多事情我們在思考，比方說，這張照片是我拍

的，就在屏東的街頭(圖 2)。 

 

 
圖 2 

 

你說一家三口嗎？前面還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著了，看得見嗎？ 

 

我跟主管們常常討論的是，文化部就是資源的再分配者，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

政府的手上，然後政府要去考慮資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資源都只到

大都市裡頭、到鋪著紅地毯、掛水晶燈的地方呢？那麼像屏東這樣的、鄉下的

一家四口，媽媽帶著三個小孩，請問他們所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 

 

對於他們，我們有第一線的重大文化責任，那些資源怎麼樣會做得對，才會真

正的使那個躲在帽子後頭已經睡著的那個孩子，他長大的過程裡頭，他得到的

不公平會變少，這是我們常常在探討的問題。我們也需要經常討論，譬如說，

我們要服務的文化菁英以及我們的草根大眾之間的關係是甚麼。今天臺灣視覺

藝術聯盟的理事長也在這裡，他就是代表了藝術菁英，但也不能這麼一刀兩

斷，他們也跟草根有很深的關係。 

 

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擾，比如說，在民主制度裡，一個文

化高決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的關係到底是甚麼？當我有「壓力」時，到

底甚麼是應該要妥協的，甚麼是要堅持的？這幾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

天要做的回應都是一個思路的決定。我也常常必須要思索，有時候要用一個比

例的妥協換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麼是應該妥協的，什麼是絕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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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的，中間互動的關係和比例，每一個決定都在挑戰你個人的智慧和品格。 

 

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選舉，每一次選舉都可能換個執政者、換個總統、

換個院長、換個文化部長的這種體制裡頭，如何讓文化承先啟後、細水長流？

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

易！ 

 

臺灣跟大陸比起來，非常小，臺灣和香港比起來，非常泥土。可是因為各種的

歷史因素結合起來，臺灣對華人世界有獨特的貢獻，它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

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帶著願景，當你要實際去做的時

候，你會跌倒，膝蓋會流血，你會犯錯、你會羞愧，可要不斷地測試和尋找，

跌倒了，我怎麼再站起來？我怎麼去修補我破碎的膝蓋？在最挫敗的時候，要

我如何以有尊嚴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覺得華文世界對臺灣，可以觀察的，並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開拓了甚

麼，看它在甚麼地方摔跤，如何挫敗，然後你要看它，在摔倒後如何又站起

來，這是臺灣對整個華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點貢獻。 

 

最後，你們可以把我當作是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就說臺灣實現民主政治，有

很多缺陷、無奈。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

文化部，我不是在說香港還要再等多久，不是這個意思（笑聲）。我想要說的

是，因為行政院組織法的緣故，中華民國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遷到臺

灣，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文化部是第一個增加的部，這歸功於成立文

化部幕後所有的人的努力，他們是值得我們感謝、尊敬的。 

 

 

 
圖 3 

 

寧靜的臺灣 

 

不久前，我到南投有一趟小小的考察。這個地方叫南投仁愛鄉，其實就是霧社

－賽德克巴萊的原鄉(圖 3)。我去南投的仁愛鄉的親愛國小，為什麼去？文化部

所屬有一個國立交響樂團，交響樂團裡的音樂家可能畢業自維也納、茱莉亞音

樂學院，我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下鄉；但是在我鼓勵他們之前，他

們就已經在做了。原住民鄉有很多問題，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年輕人都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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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只剩下老媽媽、老爺爺去照顧小孩。我去看這些孩子，因為我們的音樂家

定期的去小學，在那裡組織了一個管弦樂團，教他們愛上音樂。小學裡有一個

年輕的老師，不到三十歲，教美勞課。他讓孩子們從四年級開始，從一塊木頭

開始，學習做一把小提琴，從頭做起，從模、到切、到砍、到刻，兩年的時

間，等到這個孩子六年級畢業時，他帶著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學，走向

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這把小提琴會跟他走一輩子。 

 

所以我特別去看這所小學，是去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做更多的底層服務，去鼓

勵小學的老師說你可以用這種文化陶養的方式來帶我們的孩子。請大家忍受一

下這個圖片裡會有我，因為我是公務員，不得已鏡頭會跟著我，你們可以把我

當標本好不好？（笑聲）但是我主要是給大家看，有這樣的小學，有這樣的事

情。 

 

 
圖 4 

 

這一張照片是我們帶書去送孩子(圖 4)，學校的狗到前面觀禮。牠好像叫小白

吧？ 

 

（放映親愛小學學生習作小提琴與音樂會演出的 MV） 

 

最後我想說，臺灣與香港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對於那個大傳統、大敘

述，相對於所謂的「偉大」，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但是邊陲有邊陲的優

勢，邊陲有邊陲的自由，邊陲有邊陲可以做出的獨特的貢獻。我們這幾年常常

用一個詞 "soft power"，我相信 soft power 這兩個字真正的重點不是在 power，真

正的重點在 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臺灣可以在將來做更多的接觸，更多的彼

此的對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為 soft power 告訴我們的是：正是因

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更長更遠。 

 

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大敘述，可以提供的另類的幫助跟刺激。 

 

我可以好好的謝謝你們嗎？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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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結束- 


